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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规范与法治政府建设研

讨会 

2011年4月8日，中牟县人民政府以建设

中牟县景观大道南延工程为由，做出

“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景观大道南... 

北京大学陕南移民研究专题 

李克强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

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 

中国管理C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上行文化，更加

侧重于先验主义的哲学思辨，从儒家、

道家、法家、兵家、墨家五家主... 

禅与现代管理 

历数年的潜心研究，阎雨先生的《禅与

现代管理》一书近日由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禅与现代管理》是将东... 

中国自行车产业转型升级与低碳

环保高峰论坛 

中国自行车产业转型升级与低碳环保高

峰论坛将于五月十六日在浙江遂昌开

幕。论坛期间浙江浩洋轿子车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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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一方面要克服集体失忆，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越

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今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

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他谈到，“文革”的遗毒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后，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

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

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他还特别强调到：“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

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概括 

  可以说，四十余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痊愈”。 

  “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

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微与众不

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经济凋敝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难获保障……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

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

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

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准确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从1978年底起，中国开始了与“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正相反的“改

革开放”。“改革开放”确是时代之声，获得人民由衷拥护。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执政党的路线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根本性转

变，必须作出理论与历史的说明。只有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 

  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此决

议，参与讨论的中共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之多，并且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有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的讨论。这个决

议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定论，重点与难点是对“文革”与毛泽东的评定。决议从理论分析和历史事实论述两方

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执政党来说，彻底否定“文革”必然面临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晚年认为自己一生只是

做了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文革。在几千人的大讨论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争论最大的、最激烈的。 

  最后，“决议”对此采取的办法是“两个切割”。第一个切割是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区别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

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



犯的错误。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第二个切割，是把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革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

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

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当然，要将毛泽东与“文革”切割并不容易。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到中国后立即感觉到此点，她在1980年8月采访邓小平时问

道：“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

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说的是“四人

帮”，但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就是当时人们对毛与四人帮、“文革”关系的看法。 

  对决议的这些结论，虽然执政党内部和社会上都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但总体而言却达成了当时党内、甚至社会共识的“最大公

约数”。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一方面希望以此决议总结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这些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

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下形成的个人之间复杂无

比的恩恩怨怨。 

  只有记住全面的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议”以“两个切割”维护毛泽东，为减少执政党内和社会上的争论分歧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是，当时光流逝，原来被掩盖的问题开始显现。 

  如前所述，“决议”的基本精神除了否定“文革”，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向前看”，淡化“文革”记忆，使人轻装上阵。决议

使“文革”造成的创伤快速愈合，然而，痂下之脓却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一有条件，时有溃烂。 

  历史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

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

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招工、招生、当兵中空前严重的“走后门”等等，

慢慢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尤其是当时看来不太容易达到目的的“两个切割”，经过几十年的种种控制，

终于实现初衷。 

  以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了“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宣扬毛泽东，由此形成“毛泽东热”。此后，对毛的“错

误”的研究等，受到严格限制。终于，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在提起“四人帮”、“文革”的灾祸时，多已不将其与毛联

为一体。 

  这种变形的集体记忆再次证明，要保持真切的集体记忆确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

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

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斥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要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历朝

历代，都要花官帑无数，修出“钦定”的“历史”，即人为地规范集体应记住什么、忘却什么。 

  这种“钦定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体记忆空白，为伪造、涂抹历史提供了可能。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

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三四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场“浩劫”，就这样被遗忘、被涂上一层浪漫的玫瑰色。这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

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支配、掌控之强。 

  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对历史丧失了真正的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

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全面的历史，才能面对未来。 

  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到，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

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曾经一直起着特殊的作

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在文学止步的地方，由历史学家撰写的随笔和论文展开了接力赛。”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

说：“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 

  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

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有真相，才有真正的和解。西谚曰：宽恕，并不忘记（To Forgive , Not Forget）。 

  米兰·昆德拉认为，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

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 

  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进一步说，忘记过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谐。一个健忘的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



 

误、罪孽，难以自拔；人类社会也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五十年前就

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严峻时，失忆使“文革”很容易成为一些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选项。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革”灾难记忆犹新，总体而言又是改革开放扬帆启航、各阶层不同程度获益、充满希望的年代，因

此，几次带有“文革”色彩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在上下共同抵制下，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最后仍要高举改革大旗，事实上否定

文革。 

  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以来，应该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如期而至，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越积越

多，越来越尖锐。 

  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诚信

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那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

成的选项，并未因“文革”受到根本性损害的符号化的毛泽东，反过来成为为肯定、赞扬“文革”的权威资源与符号。 

  于是，在某些地方重新出现以“文革”似的公然破坏法治、重新制造个人崇拜、高度集权的强人政治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时，竟不乏叫好者。有意制造的历史健忘症与现实问题的严峻性这二者间的“互补”“互动”，使文革悲剧重新发生的可能陡然而

增。 

  进一步说，问题的核心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

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

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所以，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一方面要以对社会、民族负责的态度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

将“文革”的脓液彻底挤出。 

  要相信，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过去，更理性对待过去的恩怨。 

  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应想一想，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那几次带有“文革”色彩的

“不是运动的运动”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抵制，而现在的某些“类文革”做法却能博取相当部分民心？ 

  应当冷静、理性、客观地承认，当有人以“类文革”方式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

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换句话说，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应承认其“提问”是

正当的，虽然答案完全错误。 

  没有民主、法治、宪政，腐败难以制止，社会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这正为“文革”重演提供了土壤。 

  特约作者雷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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